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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

附加值贸易: 框架、测度和应用

王 岚*

摘要: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的层次逐渐从产品深入到生产环节。由于
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以商品总值为统计口径的传统贸易统计已无法客观反映国际
贸易的真实情况。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附加值贸易统计框架为分析新型国际分工体
系下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全面梳理附加值贸易统计的思路和测度
方法，从假设条件的差异出发，重点分析了该方法与垂直专业化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垂
直专业化指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不足，表明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先进性及其在国
际生产分割背景下分析贸易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并对其政策内涵和应用前景进行评述
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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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通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不再受束缚。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国家不再

只出口制成品，还将专业化于生产流程中的特定阶段。价值链在多个公司和不同地点之间的切割使“全球

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 ”①得以形成。全球生产体系的逐渐形成，极大地影响到全球贸易体

系，形成了贸易链条; 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贸易路径，产生了新的贸易方式。在此背景

下，传统的对外贸易统计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不适应性，以致用传统统计数据解释分析现实问题的有效性受到

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相互承接的生产以及贸易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供应链

上的各个国家创造产品和服务，将其以投入品的形式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后再出口，这一

过程会在最终产品达到目的市场时结束。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增

值都统计在价值链最后一个环节显然会导致统计偏差，从而影响贸易分析并对贸易政策存在潜在影响。因

此，当产品是由“世界生产”而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时，传统贸易体系已不能反映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即

“所见非所得”( Maurer and Degain，2010) 。
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在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和收入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分工格局时存

在的偏差日益受到关注。决策者越发注意到建立新的统计体系以弥补现行体系不足的必要性，以更好的刻

画以“世界制造”为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2008 年以来，OECD 和 WTO 一直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有关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补充数据。2011 年，OECD 和 WTO 认为这一领域已经成熟，可以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应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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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统计和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去①，附加值贸易( Trade in Value － added) ②由此提出。2012 年 5 月对外发布

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orld Input － Output Database，WIOD) 通过整合不同来源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并

结合全球贸易( 商品和服务) 数据，形成了世界投入产出表( World Input － Output Tables，WIOTs) ，它的发布极

大地推动了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应用。2013 年 1 月 16 日 OECD 和 WTO 正式联合对外发布附加值贸易数

据③。由此，附加值贸易统计成为继传统贸易统计之后的又一贸易统计体系。
综上所述，附加值贸易由于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能够更好地反映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贸易格局，并

为考察贸易对一国附加值、收入以及就业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本文的后续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

部分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传统贸易统计存在的缺陷以及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对其所作的改进; 第三

部分系统阐述附加值贸易的思路和方法，并将该方法与垂直专业化进行比较分析; 第四部分分析附加值贸易

的潜在应用领域及其政策含义; 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述与未来研究展望。

二、全球价值链、传统贸易统计与附加值贸易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贸易统计体系对现行贸易统计进行补充。这一问题本

身要求一套基于普遍认可的官方统计基础上的国际协调框架和方法。而附加值贸易统计的补充作用体现在

它可以帮助解决现行贸易统计中的以下两方面问题: 首先，由重复计算中间品产品和服务导致的贸易水平高

估，这一现象在特定产品和服务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国际贸易是通过加总双边贸易总值得到的，这就意味着

当产品为了进一步加工多次在国家间流转时，相同劳动、资本以及中间品的价值就会被重复计算; 其次，出口

中包含越来越多的进口中间品使我们很难确定贸易对贸易双方国家福利水平的实际贡献。而且现行贸易统

计体系无法揭示价值增值的来源。在发达国家中，制造业出口价值增值中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服务部门。
对国内价值增值进行部门分解有助于发掘国际竞争力的来源，也有助于分析贸易对就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阐明上述问题。

表 1 中以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之间的汽车贸易为例，阐释了传统贸易统计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存在

的问题，并比较了传统贸易统计与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差别。表中的箭头表示出口，可以看到以下贸易和生产

模式: 马来西亚和美国分别向泰国出口价值 10 单位和 15 单位的汽车零部件，泰国利用上述两部分进口中间

品再结合本国生产的价值 35 单位的投入品以及价值 40 单位的劳动资本投入生产出总值 100 单位的整车，

出口给美国满足其最终需求。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总贸易额为 125 ( 10 + 15 + 100) 单位，泰国对美国的贸易

顺差为 85( 100 － 15) 单位。由于附加值贸易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因此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总贸易额为

100( 10 + 15 + 30 + 45) 单位，泰国对美国出口中的附加值为 75( 30 + 45) 单位，美国对泰国出口中的附加值为

15 单位，由此泰国对美国的附加值贸易顺差为 60 单位。另外表 1 中还对上述例子中的垂直专业化(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进行了测度，也即考察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成分。显然，马来西亚对泰国的出口完全由马来

西亚生产，因此该贸易流向中垂直专业化贸易为 0; 而泰国对美国的出口中由于包含了从马来西亚和美国分

别进口的 10 单位和 15 单位的中间品，因此该贸易方向中垂直专业化贸易规模为 25。由此可以看出，以价

值增值为统计口径衡量一国出口考察的是一国出口中包含的由本国完成的价值增值，而垂直专业化则反映

的是一国出口中包含的由别国完成的价值增值。
对比传统和附加值贸易统计，可以看到两种差异，其一，传统贸易统计对三国贸易总额的测度大于附加

值贸易统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来自马来西亚和美国的汽车零部件由于穿越了两次国境被传统贸易

统计计算了两次，因此传统贸易统计存在重复计算问题; 其二，传统贸易统计高估了泰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

顺差，因为泰国对美国的整车出口包含了来自马来西亚和美国的中间品，存在贸易差额转嫁的问题。造成上

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贸易统计与附加值贸易统计在口径上的差异，前者以商品总值为统计口径，而后

者则将附加值作为统计的标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预期的是，一个产品生产涉及的生产环节越多，传统贸

易统计的重复计算现象就越严重; 一国所处的生产环节越在下游，传统贸易统计对其出口的高估程度就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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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表 1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贸易统计: 一个例子

资料来源:根据 WTO和 JETRO( 2011) 整理绘制。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传统贸易体系在反映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国际贸易方面存在不足，但它从分析视角考

察产品总值的流动仍是非常必要的。而附加值的概念在了解经济行为和就业在国际和国内供应链上产生的

来源时就变得十分有帮助，因为一国在生产出口产品内时还需要来自国内其他部门的中间品投入。这就意

味着附加值贸易对于从供给层面考察国际贸易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明确贸易竞争力的来源。而从需求层

面看来，传统贸易统计则可反映出有多少消费者、厂商以及政府购买了进口产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

传统贸易统计和附加值贸易统计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类型与贸易相关的问题，两种

贸易统计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三、全球生产网络、加工贸易与附加值贸易: 框架和方法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垂直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典型特征。由 Hummels、Ishii 和 Yi( 2001) ( 后文简称

HIY) 首次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概念，运用投入产出方法考察了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成分( VS) 以及一国出

口中作为中间品被别国进口的成分( VS1) ，实现了从进口方面和出口方面考察一国参与垂直国际分工的程

度。附加值贸易统计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改进，弥补了 HIY 的不足，成为新型国际分工体

系下更加有效的分析贸易的工具。
( 一) 附加值贸易的基本思路: 与垂直专业化的比较

HIY 在测算一国垂直专业化时存在两个关键假设: 其一，国内最终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生产对进口中间品

的依赖程度是一样的，这一假设当一国加工贸易占比很大时( 比如中国和墨西哥) 就得不到满足，因为出口

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进口中间品; 其二，所有进口中间品完全是由国外价值增值构成的①。这就意味

着，在一国进口中并不含有间接国内成分，这一假设同样不符合现实，因为它剔除了本国向另一国家出口中

间品，经后者加工后再返销给本国的情况。事实上，生产分割背后的关键本质在于国家在最终产品的生产链

上彼此承接且紧密关联。这种多次跨越国境的迂回贸易正是 HIY 试图运用 VS 和 VS1 测度的。显然，能够

融合 VS 和 VS1 并能捕捉一国进口中间品中所含本国成分的度量方法更能真实的反映当前的国际分工体

系。附加值贸易的统计体系分别在放松上述两个假设条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形成了全新的贸易统计

框架。
需要明确的是，出口中国内、国外价值增值以及附加值出口尽管相关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附加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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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指直接或间接包含在另一国最终消费中的一国价值增值; 而出口中的价值增值是指包含在总贸易中的

不同来源价值增值①。可见，尽管二者测度的都是生产国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但是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不受

该价值消耗地点的影响，而附加值贸易则取决于一国出口如何被进口国使用。假设有两个国家，各国生产 N
类差异化可贸易品。各部门生产的产品既可直接消费也可作为中间品，各国都可以向别国出口最终产品和

中间品。( 1) 式考察的是附加值出口:

VÂT = V̂BY =
V1
^ 0

0 V2







^

B11 B12

B21 B[ ]
22

Y11 Y12

Y21 Y[ ]
22

( 1)

其中，Bsr 表示里昂惕夫逆矩阵中的各子阵，表示 r国多消费1 单位产品所需增加的 s国投入，Ysr 和 Y分别

是 N × 1 和 2N × 2 的最终需求矩阵，其中 Ysr 表示 r 国对 s 国的最终需求，Vr
^

是 N × N 的对角阵，其对角线上

的元素是直接价值增值系数，也即各国完成的直接价值增值在商品总值中的比重。计算得出的 VÂT 矩阵是

2N × 2 的价值增值生产矩阵，其对角线元素是各国自身吸收的价值增值，而非对角元素则构成了2N × 2 的双

边附加值贸易矩阵。设定 Er* 表示 r 国总出口，对总出口中不同来源价值增值测度则可以通过下式实现:

VBE =
V1B11E

*
1 V1B12E

*
2

V2B21E
*
1 V2B22E

*[ ]
2

( 2)

VAS_E 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反映的是一国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而非对角线反映的则是一国出口的

国外价值增值。
在两国情形下解出四个Bsr 矩阵，通过对比就可以表明HIY对垂直专业化的度量是附加值贸易统计这种

新方法的一种特殊情况。通过求解可得:

B11 B12

B21 B[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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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此，总出口可以分解为外国价值增值( foreign value － added，FV) 和国内价值增值( domestic value －
added，D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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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利用同样的方法，HIY 测量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指标就可以表示为:

VS =
uA21 I － A( )

11
－1E*

1

uA12 I － A( )
22

－1E*[ ]
2

( 6)

对比( 5) 式和( 6) 式，HIY 测量的是当 A12 = 0 或 A21 = 0 时一国出口中的国外价值增值，换言之，它假设

只有一国出口中间品。正如 Johnson和Noguera( 2011) 提到的，一旦两国都出口中间品，那么HIY的方法就会

出现偏差。而新方法则考虑了 HIY 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重要成分。对于本国而言，HIY 对国内价值增值与国外

价值增值的度量与实际值都偏差了 A12 I － A( )
22

－1A21E21。因此新方法可以测算出口到国外加工后再回流到

本国的国内价值增值部分。HIY 对垂直专业化的另一个角度的测量考察的是间接出口到第三国的国内价值

增值( indirectly exported value － added，IV) ，即 VS1，但它没有给出该指标明确的数学计算公式。在新方法

中，解决了这一问题。两国情形下，本国的 IV 等于外国的 FV:

IV1 = V1B12E21 ( 7)

上述方法可以推广到三个国家。在三国情形下，准确计算不同来源价值增值需要对多次跨境的中间品进

行调整:

351
①Stehrer，R． 2012．“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the Value Added in Trade．”WIOD Working Paper No． 8．



B11 = I － A11 － A12 I － A22 － A23 I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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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3) 式和( 8) 式，可以看到三国情形与两国情形相比包含了更多的调整成分，而所有调整都涉及经

由第三国的中间品出口。以测度国家 1 总出口中国内价值增值为例，需要计算该国对国家 2 和国家 3 出口中

间品中包含的价值增值。这些中间品既可被进口国( 国家 2 和国家 3) 用作生产最终产品并返销给国家 1，还

可出口给第三国( 国家 3 和国家 2) 用来生产出口给国家 1 的产品。其中 A23 I － A( )
33

－1A31 反映的是国家 2 向

国家 3 出口的用来生产对国家 1 出口产品的中间品，A23 I － A( )
33

－1A32 反映的是国家 2 向国家 3 出口的用来

生产返销给国家 2 产品的中间品。
与两国情形一样，价值增值比例与总出口矩阵相乘可以得到三国情形下的 VAS_E:

VAS_E = VBE =

V1B11E
*
1 V1B12E

*
2 V1B13E

*
3

V2B21E
*
1 V2B22E

*
2 V2B23E

*
3

V3B31E
*
1 V3B32E

*
2 V3B33E

*









3

( 9)

三国情形下直接价值增值与间接价值增值之间的区别要比两国情形下明显的多。每一列非对角元素的

加总是对一国出口中国外价值增值的真实度量:

FVr = ∑
s≠r

VsBsrE
*
r ( 10)

每一行非对角元素的加总反映的是在第三国出口中包含的中间品形式的价值增值:

IVr = ∑
s≠t

VrBrsEst ( 11)

而对角元素反映的是出口中国内价值增值:

DVr = VrBrrE
*
r ( 12)

国内价值增值和国外价值增值的总和应等于总出口，这一点在总体水平和行业层面上都成立:

E*
r = DVr + FVr ( 13)

综合上述分析，Daudin 等( 2009) 最终将一国出口分解为以下五个部分:

E*
r = DVr + FVr

= VrBrr∑
s≠r

Y{ rs

( 1)

+ VrBrr∑
s≠r

ArsX

     

ss

( 2)

+ VrBrr∑
s≠r
∑
t = r，s

ArsX

       

st

( 3)

+ VrBrr∑
s≠r

ArsX

     

sr

( 4)

+ FV
{ r

( 5)

( 14)

其中( 1) 表示直接进口方吸收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出口中包含的国内价值增值; ( 2) 表示生产进口国国

内需求产品所需投入的本国中间品中含有的国内价值增值; ( 3) 表示本国出口给进口国，供其生产向第三国

出口产品的中间品中含有的国内价值增值; ( 4) 表示本国出口给进口方用来生产回流本国产品的中间品中

含有的国内价值增值; ( 5) 表示总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 1) 、( 2) 、( 3) 的加总等于各国附加值总出

口，( 1) ～ ( 4) 的加总则为一国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上述分解将不同研究联系在了一起，HIY 对出口中 VS 的

度量是( 5) 部分，HIY 对出口中 VS1 的度量是( 3) 和( 4) 的加总，而( 1) － ( 3) 之和占总出口的比例则是

Johnson 和 Noguera( 2011) 中测算的 VAX 比例，( 4) 和( 5) 加总则是传统贸易统计中重复计算的部分。
( 二) 附加值贸易的数据: 国际投入产出表

为了准确界定价值链在国家间的分布需要测度各国对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价值增值的贡献

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投入产出表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国际投入产出表包含以下信息: ( 1) 不同部

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在国家内部及之间交换情况; ( 2) 所有国家不同部门的直接价值增值; ( 3) 所有国家各

部门的产出。这意味着，国际投入产出表不仅表明了不同部门产品流转的来源和去处，还指明产品是作为中

间投入还是满足最终使用。
在国际投入产出方面研究较早的是日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简称

IDE) 以及 OECD，分别由这两个机构构建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 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 － Output，AIO) 表以

及 OED 整合投入产出数据库( Harmonized Input － Output Database ) 是最早的国家间投入产出( Inter － Country
Input － Output，ICIO) 表。后来由普渡大学建立的 GTAP 数据库也将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包含进来。目前这

三大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已成为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贸易问题使用最为广泛的数据来源。利用现有的数据

很多学者对如何从价值增值角度考察贸易做出了非常有益而且重要的尝试。Wang 和 Wei( 2009，后面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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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运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将一国不同行业出口分解为国外成分和国内成分的基础上，分解了不同国家

对一国出口国外价值增值的贡献，并将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分解为直接价值增值以及通过出口中间品经

国外加工再回流本国而形成的间接价值增值，第一次形成了运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分析国际贸易的系统框

架。Johnson 和 Noguera( 2011) 运用 OECD 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和双边贸易数据重点考察了本国价值增值占出

口( VAX) 的比例，并分析了不同国家 VAX 比例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Johnson 和

Noguera( 2012) 对上述研究最大的改进是首次实现了对贸易中不同来源价值增值时间序列分解，分析了世

界、单个国家以及双边贸易三个维度 VAX 比例的变化，并在双边维度上考察了贸易成本对生产分割的影响。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orld Input － Output Database，WIOD) 通过整合这几大数据来源，并结合双边贸易

数据，形成时间序列的全球范围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2012 年 5 月 WIOD 数据正式向公众发布，为从价

值增值角度考察国际分工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该数据库由 5 个子数据库构成，其中和附加值贸易统计

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世界投入产出表( World Input － Output Tables，WIOTs) 。WIOT 涵盖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个部门。与传统投入产出表不同的是，WIOT 反映了连续时间序列形式的国家间投入产出关系，这是它最

大的优势和创新①。
( 三) 考虑加工贸易的附加值贸易: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

以上附加值统计框架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它只是放松了 HIY 框架下只有一国出口中间品的假

设，距离事实还有一段距离。HIY 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度量，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假设，即出口品和国内消费

品生产过程中的进口中间品使用密集度是相同的，显然这一假设在加工贸易存在时得不到满足。Koopman、
Wang 和 Wei( 2008) 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国际分工网络对中国分工地位的重要影

响，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分离进口中间投入品与国产中间品在一国生产中的作用，构建了考虑

加工贸易影响的测度出口中国内成分( domestic value added，DVA) 的方法，并运用该方法揭示了中国出口中

国内价值增值所占的比重。
根据对进口商品的处理方法的不同，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分为两种: 竞争( 进口) 型投入产出模型和非竞

争( 进口) 型投入产出模型。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各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部分没有区分哪些是本

国生产的，哪些是进口的，假定二者可以完全替代，只在最终需求象限中有一个进口列向量。因而，此类投入

产出模型无法反映各生产部门与进口商品之间的联系。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中间投入，则分为国内生

产的中间投入和进口品中间投入两大部分，反映了二者的不完全替代性。而仅仅这样的改进还不足以厘清

加工贸易对一国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值的影响。Lau 等( 2007) 将生产活动分为三个部分: 用于国内需求生产

( D) 、用于加工出口的生产( P) 、用于非加工出口的生产( N) 。为了更好的突出加工贸易的特点，Koopman、
Wang 和 Wei( 2008) 将加工生产部分( P) 单独考察，并将国内需求生产和一般贸易生产合并为( D) ，构建了

如表 2 形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表 2 考虑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中间品使用

国内需求 /
一般出口生产 加工出口 最终使用

( C + I + G + E) 总产出或进口

维度 1，2，…，N 1，2，…，N 1 1
国
内
中
间
品
投
入

国内需求 /一般
出口生产( D)

1

N

ADD ADP YD － EP X － EP

加工出口( P)
1

N

0 0 EP EP

进口中间品投入
1

N

AMD AMP YM M

价值增值 1 VD VP

总产出 1 X － EP EP

资料来源: Koopman、Wang 和 We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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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模型对加工贸易进行调整，就可以更客观地测度一国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和国外价值增值

所占的比例。其中，D、P 和 M 分别表示国内需求和一般出口、加工出口以及进口; E、Y、X 和 V 表示出口、最
终需求、国内产出以及价值增值向量。ADD表示国内中间品用于满足国内最终需求和一般出口的中间投入矩

阵，ADP表示国内中间品用于加工出口的中间投入矩阵; YD 表示用于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产出，EP 表示加工

贸易出口; AMD表示进口中间品用于满足国内最终需求和一般出口的中间投入矩阵，AMP表示进口中间品用于

加工出口的中间投入矩阵; YM 表示用于满足最终需求的进口品，VD 和 VP 分别表示 D、P 两部门的价值增值

行向量。最终需求则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政府采购以及存货变化四部分构成。考虑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

模型可以描述成如下形式:

I － ADD － ADP

0[ ]I
X － EP

E[ ]P
=

YD － EP

E[ ]P
( 15)

AMD X － E( )P + AMPEP + YM =M ( 16)

uADD + uAMD + AD
v = u ( 17)

uADP + uAMP + AP
v = u ( 18)

( 15) 式和( 16) 式刻画的是市场出清条件，其中( 16) 式中的 AMPEP 尤其刻画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

国际投入产出关联，它表示加工出口中投入的进口中间品，这是上一部分没有单独考虑的。( 17) 式、( 18) 式

表示 D、P 两部门生产投入产出关系的约束条件，以( 18) 式为例，它表明一国加工出口的价值增值来源包括:

国内其他部门的价值增值( ADP ) 、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增值( AMP ) 以及加工出口部门自身的价值增值( AP
v ) 。通

过求解可以得到对进口中间品的总需求为:

M － YM = AMD 1 － A( )DD － 1 YD － E( )P + AMD 1 － A( )DD － 1ADPEP + AMPEP ( 19)

可以看到，对进口中间品的总需求由三个部分组成: 等号右侧第 1 项表示国内最终需求和一般出口生产

间接引致的中间品进口; 第 2 项表示加工出口间接引致的中间品进口; 第 3 项表示加工出口直接引致的中间

品进口。由此可以分别计算各行业 D、P 两部门中的国外成分:

VSSD

VSSP

T

=
uAMD 1 － A( )DD － 1

uAMD 1 － A( )DD － 1ADP + uAMP

T

( 20)

特定部门总的国外成分是对两种生产国外成分的加权和，权重为该部门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的比重( sp

和 u － sp ) :

VSS = u － sp，s( )p
VSSD

VSSP
( 21)

一国总出口中的国外价值增值比例为:

TVSS = uAMD 1 － A( )DD － 1E － Ep

E + u AMD 1 － A( )DD － 1ADP + A( )MP Ep

E ( 22)

类似的，各行业 D、P 两部门中的国内成分为:

DVSD

DVSP

T

=
AD

v 1 － A( )DD － 1

AD
v 1 － A( )DD － 1ADP + AP

v

( 23)

一国某行业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为:

DVS = u － sp，s( )p
DVSD

DVSP
( 24)

一国总出口中的国内成分比例为:

TDVS = AD
v 1 － A( )DD － 1E － Ep

te + AD
v 1 － A( )DD － 1ADP + A( )P

v
Ep

te ( 25)

( 25) 式中 te 表示一国总出口。( 20) － ( 25) 式给出了考虑加工贸易对一国出口进行价值增值分解的方

法，利用上述方法，并结合国际投入产出表以及双边贸易数据就可以更加客观地测度一国出口中国内成分和

国外成分的比例。
( 四) 附加值贸易统计的拓展应用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Koopman 等( 2010) 构建指标分别衡量一国在特定部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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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程度。反映一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指标如下:

GVC_Participationir =
IVir

Eir
+
FVir

Eir
( 26)

其中 i 表示产业，r 表示国家，GVC_Participationir表示 r 国 i 部门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IVir表示 r 国 i
部门间接附加值出口，该指标衡量的是有多少价值增值被包含在 r 国 i 部门的中间品出口中经一国加工后

又出口给第三国; FVir则表示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 Eir表示 r 国 i 部门总出口。该指标越大，表明

一国参与国际价值链的程度越高。由于又考虑到即使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相同，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

的地位也会存在差异，Koopman 等( 2010) 进一步构建了反映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 GVC_Positionir :

GVC_Positionir = ln( 1 +
IVir

Eir
) － ln( 1 +

FVir

Eir
) ( 27)

Koopman 等( 2010) 认为判断一国特定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需要对一国该产业出口给其他国家的中间

品与其从别国进口的中间品进行比较。如果一国处于上游环节，它会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或者中间

品参与国际生产。对于这样的国家，其间接价值增值( IV) 占总出口的比例就会高于国外价值增值( FV) 的比

例; 相反，如果一国处于生产的下游环节，就会使用大量来自别国的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品，此时 IV 会小于

FV。该指标越大，表明一国在国际生产链上所处的位置就更高; 该指标越小，则表明一国在国家价值链上的

位置越靠近下游。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运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分解贸易中不同来源价值增值以及测度附加值贸易

的系统框架，并利用该方法对国际贸易进行考察，为相关领域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一些研究则将

国际投入产出模型运用于解决分析贸易价值增值来源之外的其他问题。Pula 和 Peltonen( 2009) 运用亚洲投

入产出表( AIO) 分析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日本、美国以及欧盟 15 国在贸易以及生产关联上的相互依存，表

明东亚生产体系虽然有其独立性但并没有和全球分工网络脱节，而且一体化程度还在加深。Meng、Yamano
和 Webb( 2010) 基于供给驱动型投入产出模型，运用 OECD 整合的投入产出数据，从供给层面考察了 47 个

部门进口中间品各自在所有部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类似的研究还包括 Moriand 和 Sasaki( 2007) 等。

四、附加值贸易的应用前景及其政策含义

虽然附加值贸易研究的技术性很强，但它同样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大量关注。这一问题已从最初单纯

的贸易统计问题上升到成为政策制定层面的关键因素。从附加值角度考察国际贸易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为

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视角并对其产生影响，也有一些研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 一) 全球失衡和贸易政策

当以产品总值作为双边贸易差额的统计口径时，与最终产品生产者之间的逆差( 或者最终产品出口方

的顺差) 就会被夸大，因为其中包含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价值增值。因此贸易失衡还涉及将中间品提供给最

终生产商的国家。在减少持续逆差的压力下，逆差国就会基于不准确的贸易失衡来源统计，对全球价值链末

端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而这会影响贸易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生产分割以及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带

有重商主义色彩的“与邻为壑”贸易发展战略的结果会是“与己为壑”。因为国内价值增值不仅包含在出口

中还包含在进口中，本国中间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后会包含在进口中回流到本国。这就导致关税、非关税

壁垒以及贸易措施除了影响国外厂商之外还会影响国内厂商。瑞典贸易委员会( 2007) 对欧盟鞋类部门的

研究表明，标有“美洲制造”的鞋子中包含的来自欧盟的价值增值要占到产品总值的 50% ～ 80%。2006 年

欧盟委员会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鞋类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而该措施会对欧盟创造附加值产生消极影响。
( 二) 宏观经济环境冲击的影响

2008 － 2009 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经济体贸易的集体下滑。很多学者考察了全球供应

链在危机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将这一作用称为全球价值链的“长鞭效应( bullwhip effect①) ”。当需求突然

萎缩时，厂商会推迟订单并减少存货，结果在供应链上会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并最终使上游厂商的生产停

滞。而附加值贸易为政策制定者预期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并采取正确的政策应对措施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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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贸易和就业

一些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试图估计贸易中的“就业成分”。此类分析只有从附加

值贸易视角进行时才有意义。附加值贸易数据揭示了创造就业的环节。分解各国( 包括本国) 价值增值在

一国进口中所占的比例有助于分析贸易的获益者。以上文欧盟鞋类部门的例子为例，基于产品总值的传统

观点认为，欧盟鞋类销售商从中国和越南进口鞋类导致了欧盟就业减少并变相将岗位转移到这两个国家。
但是从附加值角度而言，必须考虑欧盟价值增值在其中的影响。虽然在组装阶段欧盟产业工人确实丧失了

就业岗位，但是基于价值增值的统计更加关注的是研发、设计以及营销环节工人创造的价值增值。当比较优

势的作用对象转变为生产环节而不再是最终产品时，出口中国内成分的劳动技术水平构成反映了一国的发

展水平。工业化国家往往专业化于收入更加丰厚且在总价值中占比更高的高技术生产环节。WTO 和IDE －
JETRO( 2011) 关于东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中国专业化于低技术环节的生产，而日本则主要从事密集使

用中高技术工人的环节的生产，而进口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研究还表明韩国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介于日本

和中国之间的角色，且逐渐向日本靠拢。
( 四) 贸易与环境

附加值贸易帮助政策决策的另一个领域是考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对气

候变化潜在影响的关注，引发了学术界对贸易如何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以及生产

的国际分割需要从附加值视角了解进口产品的产地，也即弄清二氧化碳作为贸易的产物是在哪里产生的。
很多研究都注意到了生产行为的再分布会对源于消费和供给行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差异产生重要

影响( Ahmad and Wyckoff，2003; Nakano，et al． ，2009) 。
( 五) 贸易、增长与竞争力

目前显性比较优势等竞争力指标的测算是以总贸易为基础的。以 iPhone 为例，传统贸易统计表明中国

在生产 iPhone 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从附加值贸易统计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装配环节。Koopman 等

( 2010) 利用附加值贸易数据测算出的显性比较优势得出了与传统贸易统计不同的结论。考虑到竞争力评

价是政策制定者制定发展战略、确定出口部门以及促进产业政策的基础，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分析不能不考

虑生产分割以及中间品贸易的作用。
( 六) 贸易利益

全球价值链分工丰富了贸易利益的来源，并使其分配机制更加复杂。总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的背离成

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新特征。运用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测算各国出口中国内价值增值比例将是测度一国

所得真实贸易的基础。曾铮和张路路( 2008) 利用贸易附加值指标，对 1997 － 2006 年中国 8 个主要制造业部

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发现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

善。
从上述分析看出，贸易统计是分析贸易相关问题的基础，而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新型贸易统计使我

们能够更加准确清楚的认识国际贸易，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符合事实的依据。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将为解

决与贸易有关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

五、结论性评述与未来研究展望

以生产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赋予国际贸易领域学术研究新的活力。鉴于传统贸易统

计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不足和缺陷，建立新型贸易统计体系以更好的刻画国际贸易的现实，成为许多国

际组织和学者的共识。在此背景下，WTO 和 OECD 联合多家国际研究机构发起了新型贸易统计体系的构建

工作，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日臻成熟，成为衡量贸易的新方

法，形成了对传统贸易统计的有益补充。该体系通过对贸易中不同来源价值增值进行分解，完成了对全球价

值链地理分布“基因图谱”的绘制，为了解真实贸易世界，有效解决与贸易相关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基础。
虽然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与传统贸易相比存在很多优点，但是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也只是掀开了国际

分工神秘面纱的一角，并没有体现国际贸易的全部图景，同样存在局限: 首先，该统计体系假设同一部门使用

同样的投入产出系数，而没有考察行业内不同企业生产技术的差别，若将企业异质性融入附加值贸易统计框

架，将使该方法拥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次，生产过程的分割通常涉及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分割，跨国公司

作为全球分工网络的重要角色，其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依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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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则的附加值贸易统计重点考察的是价值增值的地理分布，而没有考察价值增值在不同国家间流转过程

中涉及的所 有 权 变 化，若 要 解 决 此 问 题 还 需 将 附 加 值 贸 易 统 计 体 系 与 基 于 所 有 权 的 贸 易 统 计 方 法

( ownership － based international trade framework) 相融合; 最后，虽然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的方法已经成熟，但

在数据可获得性上尚存在局限，尤其是考虑加工贸易时，很多关键参数无法获得，需要估算影响新贸易统计

方法的准确性。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的局限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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